
黑狗在雪中跋涉，腿很瘦
细长地扎进纯洁
眼仁无辜得像雪的幼年
当它拔腿跑动，掌握着雪的轻盈
仿佛尖锐在纸上弹琴
后来吠了几声，声音被空旷吃了
没有任何回响
我的狗是单纯的，它走得很有耐心
显得像雪的朋友
当它回头，在一望无际的雪原
那眼睛不仅是它身体的眼睛
是长在整个雪原的眼睛
它眨动温热的天真
朝虚空之白凝视

记着我，忘了我

记着我的作品而不是脸
这张脸因时间而善变，因死亡终成白土
记着我的善良而不是笑
笑无法永恒，在不可靠的脸上
笑还有孪生的哭
记着我的好而不是坏脾气
生而为人但因人而怒，愤青有如粪土
记着我的生命而不是消亡
记着我鼎盛时淡泊的光
那是星星，我在天上
如果悲伤请忘了我
爱比回忆重要，忘了我
比记起我更有价值

奢侈

我找不到可以寄托的事物
一些美过于空旷
像我自己
一些又过于陌生
充满危险

有时我手上大把的糖果和鲜花
不知该送往哪里
我羸弱，孤僻而羞涩
在大街上埋头走路

真悲哀啊这么多事物被浪费
在我身上
随时间速朽

我爱世界这老女人

我对世界充满好奇，这蒙着面纱的
老女人，也许一脸雀斑的真相
在巨大的黑眼圈中央，两粒比非洲更黑暗的
老葡萄，发出不耐烦的凶光
但我更爱她身上自然的品质
那森林般的头发和酒酣时
带点儿方言的嚎叫，如果有
爱吃辣椒的舌头和敢于直言的大嗓门
我就更喜欢了
女人的坦率，比男人的豪气更珍贵
世界这成熟的老女人，说不定
和我一样天真，她的眼泪
会不会比黄果树瀑布干净
我渴望跟她聊聊，谈谈她对宇宙的看法
以及愤怒时的暴脾气
谈谈被战火轰炸的久治不愈的疮疤
——以及恐龙的消失和马克思的投胎情况
世界，这沧桑的老女人
我一直相信她的纯洁——
也许她会说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多老了但还是
如此孩真与自恋，爱美是没有错的

“我爱美更爱人类。”

杀死我的痛苦

这些诗脱俗于极端的活着
它或许有些孤僻

我没有完整地相信过安逸
从没有
那些枝叶的命运就像我
一万次顽固的信念用来验证
是否存在永恒

如果道路总是顺利，我也不会放心
有一些怀疑来自艰难的惯性
伟大是危险的，杀死我的痛苦
长出别的的痛苦

好像疾驰的人生注射过麻醉
它曾被天真圈养
曾毁于盲目的魇睡

■原载茶陵县《南浦潮》

雪（外四首）
玉珍

现代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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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老了，心却静不下来。儿时的那些陈年旧事常常
萦绕在心头，抹不去，忘不了。

那时过苦日子时，肚子饿得呱呱叫。伢妹子们一天
到黑不想别的，就看有什么东西可填饱肚子。收割稻子
时，总会落下一些“禾线子”（稻穗）。这时，大人前脚刚
走，伢妹子们就会立马跟上去。将拾到的禾线子用柴火
一煨，就变成了热乎乎香喷喷的爆米花，用手拍打几下
就往口里塞。几粒爆米花虽然塞牙缝都不够，但稚嫩的
脸上却写满了获得感。

说起食物的诱惑，“黄大胆”偷红薯的故事还记忆犹
新。生产队的红薯都种在山上。成熟时，红薯蔸边的土壤
被挤胀得鼓鼓的。用手一扒就能弄出一个大红薯来。为
防止被偷，生产队会安排专人值守。隔壁邻居家一个外
号“黄大胆”的伢子人如其名，胆子特别大。一次趁天黑
时“作案”，不料被逮了个正着。生产队长要黄大胆写检
讨并要处罚他，黄大胆不晓得写红薯的“薯”字，便在检
讨书上画了个大大的红薯。队长看了后又好气又好笑。
用手拍了拍黄大胆的头说，说“黄大胆呀，你不但有胆还
有才，红薯画得很像的。就凭这一点，咯回就不罚你了，
下不为例！”黄大胆做贼心虚，一溜烟地跑回了家。

说起儿时的陈年旧事，自然而然就会想起村前的那
条小溪。那条溪名叫金鞭溪。这是一条如溪名一样充满
诗情画意的小溪。据说它的发源地在美丽的仙庾岭，下
游连着株洲的建宁港。每年春夏季，溪边杨柳依依，树影
婆娑，花香四溢，美不胜收。

金鞭溪水质清澈、甘甜，可以当井水喝。小时候，伢妹
子们常常结伴到溪里捞鱼虾，打水仗。捞出来的鱼虾或清
蒸、或水煮、或油炸，味道透鲜的。拿到附近工厂去卖，还
能换几个油盐钱。只可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溪水
变黑变臭，鱼虾绝迹。用溪水浇菜时还会出现大面积的烂
根烂叶造成绝收。溪边的村民还一个个鬼寻哒样，因患上
肺癌、肝癌等不治之症而丢了命。村里人亦由此对金鞭溪
产生了莫名的恐惧感。

儿时的记忆是多彩的，有苦涩，有快乐，亦有甜蜜。
邻居家有个叫红妹子的，长得精精致致，白白净净，且心
肠好、嘴巴甜、会哄人，逗人喜爱。论年龄她比我大月份；
论辈分她比我小一辈；但论亲缘关系却是八竿子也打不
着。我俩从穿开裆裤玩起，天天形影不离。红妹子对我格
外好，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常常偷偷塞给我；有什么好看
的小人书会第一时间与我分享；晒谷坪里放露天电影，
她会搬来一张长板凳叫我一起坐。小时候，我们两家都
养了猪，放学后书包一丢就要去扯猪草。

猪草以禾花草为主。这种草长在草丛中很难发现。红
妹子眼睛尖，手脚麻利，常常没多久就整满了一篮子。这
时，她会主动过来帮我的忙。记得有一次，我因参加学校
的一项活动没时间扯猪草，红妹子竟将一大篮子的猪草
送到我家。

这样的好事还演绎过多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
与红妹从青涩懵懂，到情窦初开，再到两手相牵，越走
越近，越走越亲，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演绎了一段
现实版的“青梅竹马”的故事。

■■原载原载《《今日云龙今日云龙》》

儿时的
那些旧事

晏伯承

回忆录回忆录

记得儿时，我从父亲的嘴里知道了金银花：好
看，香气十足，既可为茶，又可当药，乡亲们都喜欢
它。描述时，父亲手舞足蹈，绘声绘色，颇富吸引力。
这等尤物，岂容错过，须去探个究竟，不然会遗憾。心
动不如行动，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来到山边、坡上、
地角寻觅金银花。哦！看见了，或白或黄的金银花，分
外引人注目。再一嗅，那花香沁人心脾，连灵魂都快
陶醉了。目睹我的满足样，父亲倍感欣慰，趁机给我
讲更多金银花的知识：它又名忍冬，《本草纲目》里有
记载。由于忍冬花初开为白色，后转为黄色，因此而
得名；又因一蒂二花，两条花蕊探在外，成双成对，形
影不离，状如雄雌相伴，又似鸳鸯对舞，故有鸳鸯藤
之称；自古为清热解毒的良药……聆听父亲滔滔不
绝的话语，我除了景仰金银花诗情画意般的前世今
生外，就是佩服父亲的见多识广。

我和父亲细细地观察绿叶映衬下绽放的金银
花，不时发出阵阵感慨，大有不观赏尽兴决不罢休之
势。既然金银花有这么大的功用，何不趁机摘下，带
回家。说干就干，父亲脱下外衣，放在地上，权当“撮
箕”。再弓着身子，将大拇指和食指搭在一起，一张一
闭，摘下可人的金银花。循环往复一番，一把把金银
花就摊在了外衣上。我是个好奇之人，经不住父亲的
诱惑，立即学着父亲的样子，也摘下一把把金银花。
大约半小时后，金银花摊不下了，必须得收兵回屋。
父亲一声令下，将外衣挽好，一手提着金银花，一手
牵着我，满脸喜悦地回家。打开外衣露出金银花后，
花香很快弥漫开来，乐了父母，醉了我的心灵。

“理智些，莫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莫忘了哟！
要晒干才有利于储藏。”这时，母亲善意地提醒父亲。
父亲听后如梦初醒，称母亲提醒得对。于是，找来簸
箕，将外衣中的金银花取出摊于簸箕内。说来也巧，
接连几天的天气都非常好，风和日丽的。没费多大功
夫，那些金银花便被晒干，放进了装着石灰的“搪缸”
里。

是该让金银花派上用场的时候了。我从小不吃
辣椒、姜、花椒等造热佐料，但也有误吃或不得不吃
的情形，结果是青春痘长出，解大便困难。怎么办?母
亲想到了金银花，提议父亲赶紧找出来给我吃，以解
燃眉之急。嘿嘿！金银花泡开水，用碗或锅盖捂一阵
后，更为舒展曼妙，而且还清香四溢，让人食欲大增。

“快喝，早点好！”当金银花开水稍凉后，父母催促我
及时喝下。我不敢怠慢，照办。不出所料，第二天起床
后，我解手正常了。一段时间后，那些青春痘渐渐消
失，可把我乐坏了。父母也感到欣慰，连声感谢金银
花。因着金银花的功效，父亲把金银花当做了“茶”。
同样，开水泡涨金银花，不单形美，还会芳香扑鼻而
来。受父亲的影响，我和母亲也喜欢享用芬芳的金银
花“茶水”。那抿一口后啧啧的感叹声，就习以为常
了。有客人来访，父亲也会端出“金银花茶”予以款
待，征求意见。当得到客人的赞许时，父亲脸上的笑
容更加灿烂，与金银花一样，唯美至极。时间一长，金
银花就成了我家的“必备品”、“保健品”、“休闲茶”。
不是宝贝胜似宝贝，不是伙伴胜似伙伴。

第二年，金银花又烂漫起来。父母及我没有闲
着，看、闻、抚、摘、晒、装、泡、喝金银花，有条不紊地
忙碌着，极尽青睐、执著之能事。有了金银花相伴，家
居更为芬芳，生活更为美好，健康更有保障，心情更
为陶醉，一箭多雕的好事、美事，何乐而不为呢?

有了金银花的装扮、呵护，我不仅身体棒棒的，
心花怒放，还有了学习的动力与浓厚的兴趣，后来成
家立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基于此，我能不感恩、讴
歌金银花么？能不祝福父母么？能不慰藉乡愁么？瞧！
无论回乡零距离地观赏金银花，凑近鼻子闻花香，泡
上一壶金银花茶；还是在外久了会思念故乡的金银
花，谈起金银花就眉飞色舞，把金银花写成诗文；或
在电话里询问父母的健康及金银花的长势和花事
……我都那么认真、投入、多愁善感。

转瞬间，今又逢初夏，故乡的金银花一定又呈醉
美之势吧？父母也一定期盼我能常回家看看。这不禁
勾起了我的乡愁，还等什么呢？只吟诵着“金银赚进
世人忙，花发金银满架香”、“金花间银蕊，翠蔓自成
笑”、“袅袅婷婷野蔓，风风火火山梁”等诗词佳句，去
赴一场浪漫而热烈的花事，去重温儿时的旧梦，去享
用血浓于水的亲情。

■原载《今日醴陵》

金银花
何龙飞

随笔
长旺，最初应是“长望”，是因

地势地貌而得名的村子。因为从船
形翻坳过了柞树坳，下坳走过长旺
禁山，站在禁山出口的山坡上，抬
眼一望，眼前豁然开朗，一眼可以
看到山谷绵延十余里的沿潭去。两
面青山逶迤，当中一条山谷清流蜿
蜒，长望之景令人心旷神怡，情思
飞动。但是，山里人家都是靠耕田
种土过日子的，不能像城里的士大
夫们那样，有许多的清闲日子“长
望”风景，吟风弄月，感山情水。所
以，为了寄托山村人家的美好愿
望，希望每一个日子都能兴旺发
达，人们便改“长望”为“长旺”了。

长旺曾经是炎陵县船形乡的
一个行政村，2016 年撤销了，合并
到了船形村。尽管村支书还是长旺
人担任，但他已经是“船形村支部
书记”了。长旺在船形乡有濒临消
失的危险，把它记下来，也好让后
人知道，曾经在船形乡有过那么一
个行政村。

从禁山口出来，就是一大片梯
田，梯田的上面山顶上是麻子坳生
产队，也是长旺村的一个自然村庄。
横过梯田中间的小路，下到河坎边
木桥头，有几栋民房，是峦山里组。
这里住着黄、叶几家人家。叶明玉家
就住在这里。叶明玉曾经是船形公
社的县劳动模范，一时名震船形。后
来她还出任了长旺村的支部书记。

过了木桥，对河就是上屋和大田坳。
以前的长旺村委会就设在大田坳。
这两个地方地势比较平坦，是一个
突出在河坎上的山包，所以居住的
人家也就比较多，曾经的长旺小学
也建在大田坳。

从上屋的村路出去，有一座陡
峻的石山竖在面前，石山长满了古
木，松树、枫树、荷树、椼树等等，蓊
蓊郁郁，亭亭树立。这是长旺村的
又一片“禁山”，自古以来就不允许
人砍伐的，所以保存的古木十分养
眼。过了这片禁山，沿河而上就是
中棚、滑坑，往左手上山，就可以到
达老虎崎山峰下面的雷家屋场、黄
家屋场、廖家屋场、戴家屋场、刘家
屋场、张家屋场和邱家屋场。还可
以转折向西，到上桐坑、下桐坑那
两个自然村落里去。

长旺的雷家是从船形墟分支
过来的，他们还经常在过年过节的
时候互相走亲戚。黄家是从广东搬
迁过来的，与船形墟的黄家、黄家
垅的黄家连着远祖。叶家是雍正年
间从广东搬迁过来立居的。戴家、
廖家、刘家、张家、邱家还有唐家、
江家、李家等姓氏是否都是直接从
广东搬迁而至，那就尚待考察。长
旺人口不多，四百几十号人口，但
是人才不少。长旺并到船形，这些
人物、这些山水又成为了船形村的
骄傲，就更显得船形人杰地灵了。

■原载《文艺窗》

长旺
黄建林

杂文

食堂王师傅早几天去世了。听
到这个消息，心中不免有些哀伤。
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三十多年前。

王师傅是我三十多年前单位
食堂的大师傅，大高个子，人精致，
又是本地人，做得一手好湘菜。王
师傅是局长从乡政府带来的。局长
进城之前，在王师傅老家当党委书
记，听说王师傅会炒菜，又会做人，
就把王师傅安排到乡政府食堂做
事。王师傅这个人看人来事，乡政
府几个重要人物，部门负责人等下
村回来晚了，赶不到饭点，王师傅
就会重新炒菜，让领导们吃的满口
生津，不发脾气。就是因为会做人，
王师傅在乡政府做事的那几年，硬
是把自己的六个兄弟姊妹全部从
田里拉“上岸”，人人都参加了工
作，并且全部是“铁饭碗”。书记上
调县城当局长，又把王师傅带到了
县城。

三十多年前，我大学才毕业，从
河南调到湖南。因为那时是单身，一
日三餐都在食堂就餐，慢慢地与食
堂王师傅就熟稔起来。那时，单位食
堂还是烧煤。有一次食堂重新发煤
火，王师傅用铁锨刚把煤炭送进灶
膛内，呼呼燃烧的炭火窜出了灶膛，
把王师傅的眉毛都烧掉了，半年以
后，他的眉毛才有重新长了出来。为
此，他还戴了半年的墨镜。单位只有
十几个职工，中午时吃饭的人多，到
了晚上，他们都会回家吃晚饭，晚餐
就只有我和王师傅四、五个人。

那时午饭是打份子饭。菜多菜
少，全凭王师傅一只掌勺子的手。王
师傅掌勺子的手抖与不抖，菜多菜
少就十分分明。一抖，菜勺内肉、鱼，
就会顺势落下去，不抖，就会在勺内
打转转。遇到他看不顺眼的人，王师
傅的手就是不抖。因为我从河南调
来是有点“背景”的，王师傅早就听

说过，再加上我为人真挚豪爽，对王
师傅的“口味”，因此，每次我打菜，
王师傅的手就像抽筋一样，总是

“抖”个不停。为此，总是引来同事们
异样的眼光。为了我，王师傅做晚饭
基本上不放什么辣椒，早上他还买
来馒头包子之类的面食，这些，让我
又有了重回家乡的感觉。为此，我与
王师傅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过个
小节气什么的，我都会买点东西到
他家里去看看。当然，他平时需要打
个报告写个困难补助申请之类的，
也都是非我莫属。

那时我们单位在食堂外边搭
建了猪栏，年年喂猪，过年时杀猪。
王师傅操刀，我们几个年轻的男同
志帮忙，奖励是每个人多分一个猪
蹄。那时人少，待遇也不错，四个人
分一头猪。等到杀完猪，肉上了案
板，王师傅一个人在悄悄地侍弄猪
肚子，泡上食盐，用劲揉搓，然后用
温水冲洗多次。分完肉，王师傅毕
恭毕敬的把拾掇好的猪肚子、扣肉
胚子亲手送到局长家里，羡慕得同
事们干瞪眼。

几年前，我曾经回过原单位老
食堂一次。那时，王师傅已经退休
回家多年了，原单位已物是人非。
听别人说，王师傅在家里也闲不
住，又搞起了“农家乐”。三十几年
前的单位老食堂，老食堂饭菜的味
道，单身生活的味道，还有已经作
古的王师傅，时不时闪现在我的记
忆里。这些往事，就像天边的一朵
云，一会飘到远方，一会，又从远方
飘到了眼前。

■原载渌口区《渌湘》

食堂老王
张盘龙

记事本


